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鵬情
萬里
趙鵬飛

笑
靨
如
花
的
女
子
向
來
受
人
青
睞
。
比
如
擁
有
羞

花
之
貌
的
大
唐
貴
妃
楊
玉
環
，
回
眸
一
笑
婉
轉
嫵

媚
，
後
宮
三
千
粉
黛
花
容
頓
時
失
色
。
貴
妃
喜
歡
荔

枝
，
皇
帝
便
遣
快
馬
加
鞭
，
從
嶺
南
奉
來
，
於
是
便

有
了﹁
一
騎
紅
塵
妃
子
笑
，
無
人
知
是
荔
枝
來﹂
的

千
古
名
句
。
貴
妃
難
逃
紅
顏
禍
水
的
劫
數
，
一
縷
香
魂
葬

在
馬
嵬
坡
下
。
可
是
馬
嵬
坡
的
黃
土
可
使
女
子
容
顏
姣
好

的
傳
聞
，
竟
也
傳
了
千
年
。

多
年
前
，
過
咸
陽
時
，
我
也
曾
專
程
到
馬
嵬
鎮
去
看
貴

妃
墓
。
據
說
，
因
為
墓
上
封
土
白
皙
如
粉
，
當
地
女
子
仰

慕
貴
妃
美
貌
，
紛
紛
前
來
取
土
敷
面
。
當
地
官
員
只
好
以

青
磚
固
封
，
才
使
得
貴
妃
之
墓
得
以
留
存
。﹁
馬
嵬
坡
下

泥
土
中
，
不
見
玉
顏
空
死
處
。﹂
去
看
過
的
人
無
一
不
反

覆
吟
誦
白
居
易
的
這
兩
句
詩
，
我
也
未
能
免
俗
。

貴
妃
的
笑
，
是
用
來
傾
國
傾
城
的
。
我
所
認
識
的
一
位

廳
官
，
他
夫
人
的
笑
，
就
明
顯
要
實
際
多
了
。

工
作
關
係
，
我
曾
專
訪
過
廣
東
一
名
廳
官
，
聽
他
講
粵

省
水
患
治
理
旱
澇
調
度
，
頭
頭
是
道
。
這
名
從
公
社
幹
部

一
路
順
風
順
水
晉
升
至
正
廳
級
的
官
員
，
深
知
水
利
對
稼

穡
之
苦
的
重
要
性
，
任
上
也
曾
大
興
水
利
惠
及
農
耕
。
政

績
上
的
可
圈
可
點
，
接
受
採
訪
時
的
舌
燦
蓮
花
，
跟
為
官
是
否
清

廉
，
並
沒
有
因
果
關
係
。
就
在
前
不
久
，
紀
委
披
露
的
調
查
顯
示
，

為
官
二
十
多
年
來
，
這
位
官
員
收
受
各
種
賄
賂
，
竟
有
近
兩
億
之

巨
。
咋
舌
之
餘
，
我
也
聽
到
一
些
跟
這
位
廳
官
夫
人
有
關
的
秘
聞
。

據
說
這
位
官
員
夫
妻
情
深
，
每
每
外
出
赴
商
人
所
邀
飯
局
，
必
定

帶
着
妻
子
一
起
赴
宴
。
當
有
求
之
人
奉
上
紅
包
禮
金
時
，
他
總
會
一

把
推
給
妻
子
，
並
稱﹁
這
是
婦
女
的
事
兒﹂
。
有
接
觸
過
其
妻
的
人

爆
料
說
，
這
位
廳
長
夫
人
最
喜
歡
在
人
前
無
故
發
笑
，
愈
是
財
力
雄

厚
的
老
闆
在
側
，
笑
得
愈
是
大
聲
。
官
太
太
笑
不
攏
嘴
，
兩
旁
奉
承

的
人
自
然
要
問
何
喜
之
有
。
官
太
太
見
眾
人
都
把
目
光
聚
集
在
自
己

的
笑
意
之
上
，
便
會
半
遮
半
掩
地
說
，
家
中
要
娶
新
婦
、
家
中
要
添

新
丁
、
家
中
要
有
喜
事
…
…
識
做
的
人
即
刻
起
身
，
恭
喜
之
餘
，
必

定
要
奉
上
豐
厚
的
禮
金
以
表
關
切
之
意
。

貴
妃
笑
，
荔
枝
到
。
夫
人
笑
，
錢
財
到
。
其
實
，
憑
藉
夫
君
手
中

權
力
大
行
斂
財
之
事
，
這
位
廳
長
夫
人
動
輒
主
動
發
笑
之
舉
動
，
只

能
算
是
小
兒
科
。
中
紀
委
此
前
查
處
的
全
國
政
協
副
主
席
蘇
榮
，
其

妻
曾
在
其
任
職
江
西
省
委
書
記
時
，
呼
風
喚
雨
大
行
雅
賄
之
事
，
坊

間
早
已
熱
議
多
時
。
剛
剛
落
馬
的
福
建
原
省
長
蘇
樹
林
的
夫
人
，
也

被
人
爆
出
一
件
舊
事
。
當
時
，
蘇
樹
林
還
在
中
石
化
香
港
任
職
，
其

妻
奢
靡
，
對
名
牌
包
情
有
獨
鍾
。
有
一
回
親
自
帶
了
二
十
多
個
名
牌

包
從
香
港
過
境
時
被
海
關
查
處
，
蘇
夫
人
好
身
手
，
談
笑
間
便
棄
包

疾
走
…
…

中
紀
委
打
老
虎
，﹁
虎
妻﹂
們
多
半
牽
扯
其
中
難
逃
其
咎
。
有
人

說
，
是
女
人
天
生
感
性
，
易
被
錢
財
物
質
利
誘
。
其
實
，
貪
慾
之
心

哪
有
男
女
之
分
。
只
在
於
法
紀
不
容
的
利
益
面
前
，
是
否
可
以
心
口

如
一
，
守
住
心
中
劃
定
的﹁
紅
線﹂
而
已
。

夫
妻
本
是
同
命
鴛
鴦
，
選
擇
一
起
人
生
，
為
的
是
風
雨
飄
搖
之

際
，
可
以
相
互
遮
風
擋
雨
；
為
的
是
欣
喜
若
狂
之
時
，
可
以
分
享
各

自
耕
耘
路
上
的
苦
樂
年
華
；
為
的
是
生
兒
育
女
，
共
嘗
人
間
天
倫
之

樂
。
若
為
了
滿
足
一
時
物
慾
虛
榮
之
心
，
相
互
助
長
貪
念
而
置
法
理

於
不
顧
，
雙
雙
苦
心
孤
詣
營
建
的
家
庭
，
在
恢
恢
法
網
制
裁
之
下
，

又
豈
會
有
完
卵
？

愛笑的廳長夫人

IW
P

邀
請
了
不
少
海
峽
兩
岸
的
作
家
，
讓

他
們
有
一
個
面
對
面
交
流
的
平
台
。
有
不
少

兩
岸
作
家
還
成
了
好
朋
友
，
如
柏
楊
、
張
香

華
夫
婦
，
一
九
八
三
年
在
愛
荷
華
遇
見
來
自

上
海
的
茹
志
鵑
、
王
安
憶
母
女
，
一
見
如

故
。茹

志
鵑
於
翌
年
精
心
安
排
柏
楊
夫
婦
在
一
九
四

九
年
後
首
次
踏
足
大
陸
，
陳
映
真
與
吳
祖
光
、
王

安
憶
之
後
還
結
成
了
好
朋
友
。
早
年
內
地
著
名
詩

人
、
報
告
文
學
作
家
徐
遲
，
因
不
懂
舉
炊
，
經
常

成
為
柏
楊
夫
婦
的
座
上
客
。
類
似
事
件
，
不
勝
枚

舉
。我

曾
對
聶
華
苓
說
：﹁
不
同
文
化
背
景
，
不
同

國
籍
的
作
家
聚
在
一
起
，
是
很
難
得
的
一
個
機

會
。﹂
一
九
八
三
年
我
參
加
的
那
屆
，
還
有
一
對

東
西
德
的
男
女
作
家
談
戀
愛
。
當
他
們
分
別
返
國

時
，
相
擁
哭
得
死
去
活
來
。
當
時
東
德
是
共
產
黨

執
政
，
東
西
德
作
家
互
不
相
往
來
，
可
見
愛
情
也

是
超
越
政
治
的
。
其
他
東
歐
作
家
，
如
匈
牙
利
、

捷
克
、
保
加
利
亞
的
作
家
，
他
們
遇
到
來
自
西
德

或
西
方
的
作
家
都
很
激
動
，
在
離
別
時
黯
然
神

傷
。

我
參
加
的
那
一
屆
有
個
印
度
作
家
，
他
本
身
是
個
貴
族
，

他
在
整
個
活
動
裡
，
很
有
優
越
感
，
不
太
主
動
與
其
他
作
家

接
觸
。
所
以
不
同
文
化
背
景
的
作
家
，
通
過
文
化
交
流
，
可

以
幫
助
互
相
了
解
。IW

P

很
開
放
，
也
沒
有
什
麼
限
制
的
。

我
曾
問
聶
華
苓
，IW

P

的
宗
旨
是
什
麼
？
她
表
示
：﹁
剛

開
始
的
時
候
，
我
們
並
沒
有
什
麼
主
旨
的
，
主
要
是
因
為

Paul

已
經
有W

riter's
W
orkshop

的
經
驗
，
所
以
剛
開
始
只

有
我
們
兩
個
人
，
我
們
想
做
文
學
交
流
，
請
外
國
作
家
，
請

有
成
就
的
作
家
，
像
啞
弦
、
戴
天
，
不
是
要
他
們
來
當
學

生
，
這
要
跟W
riter's

W
orkshop

有
分
別
，
要
請
已
經
有
成

就
的
︵established

︶
，
出
版
過
書
的
︵published

︶
作

家
，
他
們
來
並
不
是
學
習
，
而
是
交
流
、
創
作
；
任
憑
您
不

理
任
何
人
，
您
去
創
作
也
可
以
。﹂

這
真
是
國
際
作
家
的
大
家
庭
！

IW
P

之
所
以
可
以
凝
聚
那
麼
多
作
家
，
照
聶
華
苓
的
解
釋

是
：﹁
這
因
為
兩
個
因
素
，
第
一
是
我
跟IW

P

的
作
家
相

處
，
都
是
作
家
對
作
家
，
還
有
人
對
人
，
這
就
是
相
同
經

驗
，
作
為
人
的
經
驗
，
作
為
一
個
特
別
地
區
的
經
驗
，
像
我

跟
那
些
鐵
幕
國
家
的
作
家
都
能
談
得
來
，
因
為
那
種
受
壓
迫

的
、
被
壓
迫
的
、
被
政
權
壓
下
去
的
政
治
經
驗
我
有
呀
，
在

台
灣
有
呀
，
所
以
都
有
共
同
的
經
驗
，
這
感
覺
是
不
同
的
，

我
都
明
白
他
們
。﹂

聶
華
苓
一
九
八
八
年
退
休
後
，IW

P

也
有
一
段
期
間
處
於

半
停
頓
的
狀
態
。

據
聶
華
苓
說
：﹁
有
好
幾
年
沒
有
華
文
作
家
了
，
後
來
到

C
hristopher

M
errill

當
主
持
人
，
她
是
個
詩
人
，
也
寫
報

道
文
學
，
她
曾
經
得
過non-fiction

︵
非
小
說
類
︶
獎
。
她

之
前
幾
任
的
主
持
人
就
跟
我
沒
有
什
麼
關
係
。﹂

聶
華
苓
在C

hristopher
M
errill

主
持IW

P

期
間
，
重
新

出
山
，
為IW

P

出
謀
獻
策
。IW

P

在
聶
華
苓
復
出
後
，
又
生

機
煥
然
。

(

《
說
聶
華
苓
》
之
三)

作家的國際大家庭

人
只
要
有
能
量
就
少
病
少
痛
。
近
期
看
到
日
本
醫

師
石
原
結
實
談
及
癌
症
跟
體
溫
的
關
係
：﹁
癌
症
是

一
種
從
頭
到
腳
都
有
可
能
發
病
的
疾
病
，
但
心
臟
、

脾
臟
、
小
腸
︵
十
二
指
腸
︶
是
發
生
癌
症
幾
率
較
小

的
器
官
。
那
是
因
為
心
臟
雖
只
有
體
重
的
二
百
分
之

一
，
卻
負
責
提
供
九
分
之
一
的
體
溫
；
脾
臟
則
是
紅
血
球

集
中
的
地
方
，
同
樣
屬
於
高
溫
器
官
；
而
小
腸
要
負
責
消

化
，
必
須
經
常
活
動
，
自
然
會
比
較
溫
熱
，
從
這
些
事
實

可
知
，
癌
症
並
不
容
易
發
生
在
溫
度
高
的
器
官
上
。
人
體

容
易
罹
癌
的
器
官
如
食
道
、
肺
、
胃
、
大
腸
、
直
腸
、
卵

巢
、
子
宮
…
…
…
等
都
是
中
間
呈
空
洞
的
器
官
，
有
空
洞

的
器
官
，
細
胞
會
比
較
少
，
體
溫
也
比
較
容
易
下
降
，
所

以
比
較
容
易
罹
癌
；
至
於
乳
房
因
突
出
身
體
外
，
也
是
溫

度
比
較
低
的
器
官
。﹂

以
上
說
法
跟
中
醫
及
原
始
點
解
釋
疾
病
的
方
法
有
異
曲

同
工
之
妙
。
中
醫
說
心
臟
是
君
主
之
官
，
本
不
受
病
。
心

屬
火
，
癌
細
胞
一
到
心
臟
便
必
死
無
疑
。
原
始
點
也
是
這

樣
說
，
人
到
死
時
溫
度
沒
有
了
，
所
以
無
論
醫
什
麼
病
，
首
要
是
增

加
體
溫
，
喝
薑
湯
、
溫
敷
都
是
為
一
個
目
的
，
就
是
給
熱
力
。
身
體

只
要
夠
能
量
，
就
能
自
動
修
復
了
。

石
原
醫
師
提
到
另
一
例
子
：
十
九
世
紀
時
，
德
國
有
位
醫
師
，
發

表
自
然
治
癒
的
癌
症
，
有
病
人
連
續
發
高
燒
十
二
星
期
，
沒
想
到
意

外
治
好
癌
症
。

西
醫
曾
經
明
白
高
溫
對
癌
的
影
響
，
如
今
卻
害
怕
了
，
什
麼
白
血

病
一
見
高
溫
，
只
懂
用
退
燒
藥
去
壓
抑
，
這
是
因
為
他
們
愈
來
愈
怕

癌
症
，
因
為
無
從
下
手
，
於
是
因
害
怕
而
顯
得
無
力
或
無
事
可
做
，

於
是
唯
有
發
燒
便
發
退
燒
藥
︱
︱
有
病
醫
病
，
卻
不
理
病
者
真
正
的

需
要
。

聽
過
不
少
中
醫
說
，
很
多
末
期
癌
症
的
病
人
被
西
藥
弄
得
太
虛

弱
，
沒
有
能
力
發
燒
，
本
來
可
以
用
發
燒
做
醫
療
自
衛
的
身
體
，
弱

得
連
仗
也
不
懂
打
了
。
中
藥
就
是
要
補
充
其
能
量
，
吃
十
多
劑
後
，

突
然
發
燒
，
病
人
嚇
得
要
命
，
以
為
被
中
醫
搞
垮
了
，
卻
有
人
認
真

堅
持
下
去
，
不
走
西
藥
回
頭
路
，
吃
多
幾
劑
中
藥
，
燒
退
了
，
癌
細

胞
也
死
得
七
七
八
八
。

有
一
中
醫
還
說
，
把
令
你
發
燒
的
中
藥
繼
續
吃
下
去
便
是
，
燒
就

會
退
。
同
一
劑
藥
方
，
能
令
你
發
燒
，
也
會
令
你
退
燒
，
因
為
它
從

來
都
是
用
來
幫
身
體
的
，
方
向
只
有
一
個
，
這
就
是
中
醫
過
人
之

處
。 溫度就是能量 路地

觀察
湯禎兆

我
從
小
就
有
收
集
的
習
慣
。
小
學
時
期
就

是
集
郵
，
對
花
花
綠
綠
的
郵
票
感
到
興
趣
。

但﹁
小
學
雞﹂
沒
錢
，
郵
票
都
是
在
親
友
長

輩
給
的
舊
信
封
上
剪
下
來
的
。
浸
出
晾
乾
，

夾
在
書
本
裡
就
是
了
。
既
沒
有
集
郵
簿
，
也

沒
有
郵
票
常
識
，
連
集
郵
初
階
也
談
不
上
。
這
樣

的
收
集
度
過
了
約
十
餘
年
的
光
景
。

直
到
前
來
香
港
工
作
，
有
了
薪
水
，
有
時
也
會

到
九
龍
集
郵
公
司
買
一
些
花
花
綠
綠
好
看
但
不
值

錢
的
郵
票
。
那
時
候
，
集
郵
的
常
識
還
是
十
分
缺

乏
。後

來
有
老
集
郵
者
告
知
，
世
界
郵
票
多
得
恒
河

沙
數
，
要
集
齊
全
不
可
能
，
只
能
重
點
收
集
一

些
。
一
語
驚
醒
夢
中
人
，
於
是
我
便
把
集
郵
重
點

放
在
新
中
國
和
香
港
的
郵
票
上
。
後
來
更
把
重
點

放
在
中
國
內
地
和
香
港
的
小
全
張
和
小
型
張
上
。

上
世
紀
八
九
十
年
代
新
中
國
郵
票
，
每
年
都
有

集
子
出
售
，
我
都
買
齊
了
。
香
港
郵
票
，
由
於
郵

局
的
集
郵
組
每
年
都
有
預
訂
的
服
務
，
我
都
預
訂
了
。

香
港
回
歸
之
前
，
有
友
人
說
港
英
時
期
發
行
的
小
型
張
和

小
全
張
一
定
升
值
，
勸
我
多
買
。
出
於
保
值
之
心
，
居
然
買

了
二
三
十
疊
的
小
全
張
和
小
型
張
，
每
疊
一
百
張
，
花
了
兩

三
萬
。
但
據
說
當
今
並
不
值
錢
，
投
資
錯
了
。

猶
憶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內
地
發
行
梅
蘭
芳
紀
念
郵
票
時
，

我
曾
去
廣
州
郵
票
公
司
看
過
，
梅
蘭
芳
的
小
型
張
面
值
是
三

元
。
我
嫌
太
貴
，
一
張
也
沒
有
買
，
現
在
每
張
已
漲
至
萬
元

以
上
。
又
有
一
次
好
像
是
內
地
來
港
在
尖
沙
咀
星
光
行
的
展

覽
廳
的
負
責
人
是
老
朋
友
，
他
說
，
你
要
多
少
可
以
給
多

少
，
結
果
我
只
要
了
一
張
某
郵
票
，
該
票
現
在
也
已
漲
至
千

元
以
上
，
真
可
說
是
走
寶
了
。

在
人
大
會
議
時
期
，
因
為
我
是
主
席
團
成
員
，
有
一
年
還

是
主
席
團
的
常
務
主
席
，
有
機
會
近
距
離
接
觸
中
央
領
導

人
。
那
時
候
許
多
人
時
興
把
郵
票
首
日
封
請
中
央
領
導
人
簽

名
，
我
也
有
樣
學
樣
，
得
到
不
少
領
導
人
或
個
人
的
或
集
體

的
親
筆
簽
名
的
首
日
封
，
這
應
該
是
有
價
值
的
集
郵
品
吧
。

現
在
年
紀
老
邁
，
無
心
無
力
去
整
理
一
生
的
心
血
結
晶
集

郵
品
，
而
子
孫
輩
又
無
人
喜
歡
集
郵
。
這
些
郵
品
，
將
來
後

人
可
能
廉
價
交
給
集
郵
公
司
了
。

集郵 生活
語絲
吳康民

每
逢
年
底
，
天
命
總
是
不
由
自
主
想

起
十
年
前
看
過
的
書
︽
如
果
只
有
一

年
︾
，
這
本
書
講
了
作
者
的
一
個﹁
實

驗﹂
，
實
驗
的
對
象
是
自
己
。

作
者
在
某
年
除
夕
，
對
自
己
鄭
重
地

問
到
：﹁
如
果
，
今
年
是
我
生
命
中
的
最
後
一

年
，
我
會
怎
麼
過
？﹂
他
設
定
，
自
己
將
會
在

明
年
的
今
日
死
去
，
然
後
開
始
規
劃
自
己
這
一

年
要
做
些
什
麼
。
有
什
麼
心
願
要
完
成
？
有
沒

有
曾
經
結
下
仇
怨
的
人
，
想
與
他
談
談
，
冰
釋

前
嫌
？

作
者
之
所
以
有
這
個﹁
計
劃﹂
，
其
中
一
個

靈
感
源
泉
，
是
他
與
朋
友
開
的
玩
笑
。
有
一

次
，
作
者
開
玩
笑
地
對
一
個
朋
友
說
：﹁
你
只

剩
下
十
年
可
以
好
好
活
囉
！﹂
因
為
那
位
朋
友

酷
愛
運
動
，
通
常
人
能
有
百
分
之
百
的
體
力
、

精
神
來
運
動
的
年
月
，
不
會
太
多
。
那
位
朋
友

並
沒
有
生
氣
，
而
是
突
然
得
到
啟
發
。

幾
個
月
後
，
朋
友
減
少
工
作
時
間
，
辦
好
離

婚
，
還
買
了
最
新
的
滑
雪
裝
備
。
他
精
神
的
輕

鬆
，
是
作
者
認
識
他
以
來
從
未
見
過
的
。
所
以

作
者
也
明
白
，
我
們
一
個
轉
念
，
就
可
以
步
上
嶄
新
的
生

命
軌
道
。

至
於
作
者
怎
麼
做
？
天
命
覺
得
並
不
重
要
。
重
要
的
，

是
正
在
閱
讀
文
字
的
閣
下
，
會
怎
麼
做
。

也
許
閣
下
會
覺
得
，
香
港
生
活
節
奏
如
此
緊
張
，
怎
麼

可
能
像
那
位
朋
友
一
樣
，
自
主
減
少
工
作
時
間
？
我
們
到

底
能
有
多
少
自
主
的
選
擇
？

我
想
，
最
自
主
的
選
擇
，
是
在
心
靈
。
閣
下
不
妨
多
花

時
間
，
與
自
己
對
話
。
在
一
個
安
靜
的
環
境
，
跟
自
己
聊

天
。
問
問
自
己
，
現
在
心
情
如
何
？
想
要
什
麼
？
生
活
有

什
麼
不
如
意
？
能
否
改
善
？
最
終
要
問
自
己
：
如
果
真
的

給
自
己
定
下﹁
一
年
計
劃﹂
，
我
會
不
會
保
持
現
狀
？
還

是
我
會
不
顧
一
切
想
去
改
變
？

也
許
，
當
閣
下
用
足
夠
的
精
神
來
與
自
己
對
話
，
就
會

得
出
專
屬
於
你
的
答
案
。
天
命
希
望
，
你
對
這
個
答
案
的

需
求
，
堅
定
而
熱
烈
，
足
夠
衝
破
你
對
自
己
設
定
的
種
種

枷
鎖
。 如果只有一年

琴台
客聚
彥 火

天言
知玄
楊天命

我不喝酒。遇到勸酒的朋友，我很誠懇地用笑
臉回答。
生活中不完全無酒，只不過住在以回教徒居多
的熱帶國家，平時極少碰酒，也就極少見人醉
酒。偶一為之多是節慶宴會。很久以前有個飯
局，大家聊天說得好好的，突然她哭了起來，餐
桌上有酒，但我們沒喝，就她一個不斷地一杯接
一杯。喝醉的人愈哭愈大聲，一臉鼻涕眼淚，臉
部表情扭曲，她忘記了自己平日嚴格要求作端莊
淑女樣。大家都是多年老同學，當時不停地安慰
她，沒事的沒事的，坐在她旁邊的老友緊緊摟着
她，讓她的眼淚掉在她肩膀上，過後沒有任何人
提起這回事。可是不管到底怎麼回事，在一旁觀
看的人從此對醉酒存有戒心。聽到有人說酒醉容
易讓人真情畢露時，也想看看究竟是怎麼個樣，
但哭泣至鼻涕淚水沒法控制，那份真情還是保留
着自己知道就好，在大眾面前畢露，姿態不好看
沒關係，只怕過後後悔。
印象中反而是洋人和酒結下不解緣。尤其有孩
子要到洋國家留學，做父母的人總要特別提醒，
不要學喝酒。聽說愈寒冷的國家，人們愈喜歡以
酒取暖，平日把酒當水，是日常飲料。
後來到中國，才曉得中國人和酒的關係更密
切。一出世，就有人為你喝酒，慶祝下一代的誕
生。過後有「滿月酒」，一年後有「周歲酒」，
每年生日慶祝就喝「壽酒」，有了對象訂親叫
「訂婚酒」、「喜酒」、「出閣酒」，其中最著
名是「女兒紅」。婚後三天回娘家有「回門
酒」，有了錢要蓋新房子叫「上樑酒」，搬了新

房子來個「進屋酒」，朋友出國旅遊或深造，叫
「餞別酒」，朋友從國外回來還有「洗塵酒」可
喝。節慶日更進一杯酒，除夕夜喝「新歲酒」，
正月十五「元宵酒」，清明掃墓喝「清明酒」，
五月初五「端午酒」，中元鬼節喝「七月半
酒」，到了冬至吃湯圓順便喝「冬至酒」等等，
看來中國人是無酒不過節。
二十年前去蒙古，之前有人提醒我，蒙古人愛
喝酒，更愛請客人飲酒。尤其第一次見面的朋
友，蒙古人肯定盛意拳拳，客人非得喝光，不然
就表示不樂意接受他們的友情和敬意，這朋友便
做不下去了。聽着，心揣想，到時就說我不會喝
酒，不就完結了。
人到了蒙古才知推辭的困難，難在於對方的情
意深切。一下巴士，美麗的蒙古姑娘穿着民族服
裝，排着隊伍走前來給每個人圍一條白色、藍色
或黃色的長圍巾，名為哈達的生絲織品，是蒙古
族人民用來表示敬意的一種禮品，是尊敬的客人
才擁有的一份榮譽。接着一排姑娘開始唱祝酒
歌，唱了幾句，姑娘把酒杯遞來，是個小小的銀
碗，裝着當地的酒，下車的每個客人都獲一碗，
待你喝了，姑娘再重複祝酒歌，敬下一位客人。
當眾如此這般敬酒，不喝的話，真是很不給面

子。向來不喝酒的人開始手足無措，後來靈機一
動，把酒碗在唇邊沾個意思，一口也沒喝，除捧
酒姑娘，沒旁人曉得。主要的是酒，更主要的還
是那個銀碗，只有一個，從頭到尾，沒洗一下，
一個接一個，有人真的仰天一口乾了，還做個手
勢，轉一下手腕，把銀碗朝地倒轉，表示已清

空。也有那只啜一口，也許還有像我假假地沾一
下算數的吧，只是大家都流露不介意的樣子，可
能也和我同樣，佯作一副不在乎的表情。
後來才知道，蒙古人把美酒視為食品之精華，
五穀之結晶，以草原上最珍貴的食品來請客，倘
若客人推讓拖拉不喝，會被看成是瞧不起主人
家，或是不願以誠相待。在蒙古喝酒還有儀式，
敬酒的蒙古姑娘告訴我們，接過酒碗先用無名指
蘸酒，順序向天、地、火爐方向各點一下，這是
飲酒前先敬奉天、地和火神的意思。
等到認識蒙古畫家以後，一問，蒙古人愛喝

酒，會喝酒，竟然不是事實。上世紀五十年代有
部電影裡有句話：「不能喝酒的不是蒙古人！」
其實蒙古人對酒有許多禁忌，比如「四十歲時只
可品嚐，五十歲放開喝一點，六十歲才可用酒取
樂」，要了解一個地方還真要親臨體會。道聽途
說可能僅是謠言傳說，蒙古人給人好酒的感覺，
是因居住在偏遠大草原，難得來客人，敬酒並陪
着喝酒是待客之道。
關於酒，這回到牡丹江，再度聽到外人對東北
人的誤解。說話直爽，待客熱情的牡丹江人每一
個晚餐皆備酒，一桌幾個人，酒卻不只一種。第
一個晚餐，感覺到牡丹江人的質樸親切，海外來
客毫不客氣直白地問，東北人都是大碗酒大塊
肉？一邊回想自己在內蒙的經驗，有一張照片是
全部的人一齊敬酒，另一張是雙手捧着一根羊的
排骨上了鏡頭。不喝酒也不吃羊肉，但拍個照
片，留念蒙古人的熱情和當地著名的飲食。拍照
那時仍存誤會，以為蒙古人生來是酒瓶子。
坐我旁邊的東北朋友笑說，你們被小說誤導

了，東北人也有不會喝酒少吃肉的，另外三個東
北漢子不約而同笑了起來。東北地方偏遠，來了
朋友，非常高興，無以為待，只有大碗酒，大塊
肉以示真誠的歡迎。酒量竟是這樣被自己的熱情

訓練出來的。
同去東北的Y，知道我們不喝酒，凡有敬酒，

他便擋在前頭。看着Y喝酒的豪氣，回憶那年
在雲水謠的夜晚。亦是Y安排的土樓行，才知
他的面子把當地所有的領導都叫出來了。土樓
人也是言詞無法形容的好客和熱情，海外客人
只能舉杯，無法暢飲，是Y，把我們的酒全都代
飲了。一人喝三人的酒，不酒醉那是不可能。
醉酒的Y臉紅得像關公，激動地摟着我們兩
個，不停重複 「你們是我的好兄弟，我們是永
遠的好兄弟」。我一聽，眼淚馬上掉了下來。
那晚留宿雲水謠，是新建的古老客棧，保持原
來的古樸韻味，非常有意思。對着雲水謠湖上
的月亮，看着湖邊的老榕樹，被感動的人，睡
前掉了一盆的眼淚。酒醉的Y說了不少話，這
兩句，也許因為之前未曾掉過一大盆的眼淚
吧，永遠放在我心上。
都說酒後見真情，酒醉吐真言，親眼目睹的

我願意證實這兩句話是真的。因為如此，不管
有人如何勸酒，我還是堅持不要喝酒。

酒醉的眼淚
百
家
廊

朵
拉

可
憐
的
天
后
梅
艷
芳
，
逝
世
十
二
年
，
遺
物
再

度
公
開
拍
賣
，
遺
產
管
理
人
在
網
上
舉
行
了

﹁LA
ST
BU
T
N
O
T
LEA
ST

︱
︱
最
後
芳

華﹂
拍
賣
會
，
活
動
至
本
月
二
十
二
日
下
午
六
時

截
止
，
合
共
拍
賣
約
三
千
件
梅
艷
芳
生
前
遺
物
。

包
括
新
秀
冠
軍
獎
座
、
八
四
年
憑
電
影
︽
緣
份
︾
獲

第
四
屆
香
港
電
影
金
像
獎
最
佳
女
配
角
獎
座
，
統
統

以
底
價
一
千
元
拍
賣
。
其
他
還
有
服
飾
、
梳
化
、
鞋

履
、
人
造
珠
寶
、
唱
片
、
剪
報
、
餐
具
和
毛
公
仔

等
。當

中
最
令
人
反
感
的
，
是
拍
賣
品
當
中
竟
有
梅
艷
芳

的
貼
身
內
衣
，
底
價
五
百
美
金
，
有
粉
絲
將
拍
賣
形
容

為﹁
抄
家﹂
，
很
多
人
感
憤
怒
及
好
心
痛
，
包
括
我
。

二
零
一
三
年
梅
艷
芳
遺
產
管
理
人
已
將
其
遺
物
作

了
一
次
拍
賣
，
包
括
她
壽
山
村
香
閨
的
床
，
以
及
很

多
私
人
物
品
，
其
中
包
括
劉
德
華
親
自
寫
給
梅
艷
芳

的
心
經
墨
寶
，
幸
由
張
敬
軒
以
四
十
四
萬
元
港
幣
投

得
，
總
成
交
價
達
五
百
三
十
一
萬
。

誰
會
想
到
曾
被
冠
以﹁
香
港
的
女
兒﹂
之
稱
的
梅

艷
芳
，
她
最
注
重
的
隱
私
、
收
藏
、
個
人
回
憶
，
舞

台
上
奪
的
獎
項
，
竟
會
一
次
又
一
次
變
成
一
組
組
編

碼
，
在
拍
賣
會
上
，
任
由
陌
生
人
或
粉
絲
選
擇
及
競

投
，
現
在
就
連
內
衣
褲
也
拍
賣
，
實
在
太
不
尊
重
。

有
人
問
拍
賣
所
得
的
錢
有
何
用
途
，
那
是
給
梅
媽
作

每
月
三
萬
港
元
的
生
活
費
，
以
及
作
為
遺
產
管
理
人
的

管
理
費
。
遺
產
管
理
人
是
依
法
行
事
，
按
理
沒
錯
，
按

情
就
太
傷
害
大
家
的
感
情
，
亦
帶
來
不
安
。
同
時
給
大

眾
上
了
寶
貴
的
一
課
，
就
是
將
遺
產
交
給
管
理
基
金
，
就
會
得
到

冰
冷
但
合
法
的
對
待
。
法
律
面
前
，
人
人
平
等
，
不
管
是
巨
星
還

是
普
通
人
，
得
到
的
對
待
都
一
樣
。
所
以
在
將
遺
產
託
管
前
要
考

慮
清
楚
及
把
條
文
訂
得
更
嚴
謹
，
起
碼
不
會
內
衣
褲
也
被
拿
出
來

拍
賣
。

梅
艷
芳
的
悲
哀
是
她
一
生
璀
璨
，
受
萬
千
寵
愛
，
偏
偏
臨
終
就

連
生
母
胞
兄
她
也
不
能
信
任
，
由
至
親
至
不
信
任
，
中
間
定
經
過
很

多
不
愉
快
經
歷
，
才
驅
使
她
畢
生
用
血
汗
換
回
來
的
財
物
交
給
跟
自

己
全
沒
關
係
、
沒
感
情
的
遺
產
管
理
人
去
管
理
，
生
前
在
親
情
上
，

她
有
所
欠
缺
，
身
故
後
也
像
欠
債
般
，
要
拍
賣
財
物
來
應
付
支
出
，

很
可
憐
。

梅艷芳連內衣褲也被拍賣 翠袖
乾坤
查小欣

■責任編輯：張岳悅 2015年12月16日（星期三）

■蒙古人把美酒視為食品之精華、五穀之結晶。
網絡圖片


